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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忧

———从“宿迁样本”把脉生物质发电产业

本报记者 邢佰英 刘向东

2010年12月21日下午，凯迪宿迁生物质电厂内停着一辆载满稻壳的货车，来自江苏省宿迁市官湖村的任师

傅正和老伴忙着卸货。 在他们身后，6万多吨的秸秆、花生壳、木屑等农林废弃物燃料，在170亩的露天料场里，堆

成连绵小山。 这些“小山”就是凯迪宿迁生物质电厂为春节准备的发电“口粮”。

宿迁，是目前中国生物质发电项目的密集区，与生物质发电产业有关的争议大多与这块土地有关。 而这些争

议，远不是任师傅所关心的事。 他们夫妻俩每周都风雨无阻地来送料，原因很简单，他们每送一车五吨重的稻壳，

就能净赚200多块钱。 为电厂送料已成为备受当地农民追捧的营生。

送料的农民赚钱了，生物质发电厂呢？ 能否赚钱一度是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的最大疑问，但如今这已不是凯

迪宿迁生物质电厂总经理胡锋最担忧的事。 有了明确的电价政策以及稳定的燃料供应市场，生物质发电全行业

亏损、“赔本赚吆喝”已成为历史。

然而，燃料成本上涨势头初步显现，布点密集的生物质电厂之间必将再起狼烟。 胡锋断定，能否利用科技创

新革新燃料采集方式、提高发电效率、压缩综合成本，将成为生物质电厂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口！

政策给力 告别全行业亏损窘境

提要：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生物质电厂项目比较密集的宿迁，生物质发电“投产必亏”已成历史

“12月24日，我们厂结束了2010年的负荷运行年度，进入全年电量核算。 ”在凯迪宿迁生物质电厂调度室里，

胡锋指着负荷显示器说，电厂两台1Ｘ12兆瓦机组2010年的利用小时数达7600小时，远超6000小时的设计利用小

时数，发电量接近1.8亿度。

该电厂两台机组于2010年初投产，第一年运行就实现超过1300万元的净利润，这还不包括未来每年超过

上千万元的碳汇收入。 离凯迪宿迁电厂不到20公里的中节能宿迁生物质电厂2010年发电小时数也超过了6500小

时的设计能力，全年发电盈利超千万，加上碳汇收入，收入在2000万左右。

中节能宿迁生物质电厂副总经理纪兆银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该电厂2007年5月正式运行，是苏北第一家生

物质电厂，2010年电厂发电量约为1.57亿度，2011年预计还将增加。 该电厂还是中国最早一批参与联合国清洁机

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每年还有一笔不小的碳汇收入。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生物质电厂项目比较密集的宿迁，生物质发电“投产必亏”已成历史。

宿迁方圆100公里的辖区里共有凯迪控股、中节能、江苏国信泗阳、沭阳光大、嘉豪泗洪五家生物质发电厂。

其中，前三家已投产。 宿迁市发改委能源处处长崔文春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除凯迪和中节能电厂能赚钱外，江

苏国信泗阳生物质电厂表示从2010年11月开始能盈利，但全年算下来仍是亏损。 尽管如此，崔文春表示，当地政

府已基本不担忧生物质电厂“不赚钱”问题。

然而，生物质发电产业的亏损问题一直是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的“绊脚石”。 近五年来，我国生物质发电项目

从蜂拥而上到无序竞争，一度出现全行业亏损局面。 目前，我国大约有100多个生物质发电项目投产运营，但绝大

多数处于亏损边缘。 不少电厂因燃料不足或成本过高，不得不依靠政府补贴度日，生物质发电产业也因多方质疑

而几近停滞。

2010年以来，随着生物质发电上网电价的明确以及当地燃料供应市场渐趋发育成熟，宿迁开始出现生物质

电厂盈利样本。 业内人士称，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生物质发电产业有望加速前进。

事实上，在业界对生物质发电从概念落实到产业充满怀疑时，随着燃料供应市场逐渐形成，生物质电厂盈利

状况稳步好转已是行业“公开的秘密”。

并非生物质电厂们过于“低调”，而是当时对生物质发电的电价鼓励政策存在误导。 按照当时的政策，生物质

发电的上网电价依据当地的脱硫电价再加0.25元/千瓦时，在此基础上，对依旧亏损的生物质电厂再上调上网电

价0.1元/千瓦时。

如此一来，全国生物质电厂呈现遍地“亏损”。 但随着2010年7月份启动0.75元/千瓦时的统一上网电价政策，

生物质发电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更大，环境也更公平。 此后，除非是央企旗下“亏得起”的生物质电厂仍在亏损，

大部分生物质电厂各显神通，在同一个擂台上“华山论剑、一决高下”。 电价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谁的成本低，

谁就能挣钱。

燃料暗战 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

提要：燃料收购点与生物质电厂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二者很可能会在“客大欺店”与“店大欺客”之间摇摆

在生物质电厂的总成本中，燃料成本占了七成。 而燃料供应不足及价格偏高是宿迁乃至全国生物质电厂

普遍亏损的主要原因。

在中节能宿迁生物质电厂，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电厂停车坪和篮球场都成了临时贮料场，燃料堆成了小

山。 纪兆银说，电厂2007年运行之初，经常因缺料或燃料投放不得当而非计划停机，一个月至少停机一次，每次停

机少则三天，多则一周。 机组频繁“罢工”，亏钱不说，当地电网也对生物质电厂的电量“很不感冒”。

宿迁市周边农户生产极度分散。这意味着，秸秆、树枝、稻壳等燃料的收集必将是一场广撒网式的战役。胡锋

发现，凯迪电厂运行初期，因未培育起大型燃料收购点，仅20公里内的村民愿意来电厂送料，再远的话，村民卖料

的钱还不够来回油费，因此供料量远远不够。

对于生物质电厂而言，要保证“口粮”，必须建立稳定的燃料供应渠道。 例如设立固定的燃料收购点。 胡锋

坦言，电厂通过设立收购点收购燃料虽比直接从农民手中收购燃料要多付出一部分成本，但能节约大量人力和

运力，且能为电厂提供稳定供货。 这笔交易值得。

洋河镇村民杨步升，三年前投资20多万元购买了一台破碎机和一台电机，开设了一个收购点，为凯迪生物质

电厂提供树皮、树枝等燃料。 如今，他的收购点已增到三个，每个收购点每年能为他带来10万元的纯收入。

目前，凯迪生物质电厂拥有12个类似杨步升这样的收购点，每个收购点每月能为电厂提供一两千吨燃料。

这种供应稳定的燃料占电厂消耗总量的60%。

固定燃料收购点数量的逐步增多促进了宿迁燃料供应市场的成熟，当地生物质电厂的燃料供应开始明显

改善。

然而好景不长。 由于宿迁市一下子建成了三家生物质电厂，当地农民一夜之间发现了“发财门路”，以往被

焚烧、遗弃的秸秆及稻壳等“废料”，一时间“身价”大涨。 与此同时，电厂为争夺有限的燃料大打“价格战”，农民手

持燃料“待价而沽”，不少倒卖中介更是兴风作浪。

“价格战”厉害的时候，中节能电厂一天只能收到200吨燃料，发电机组都开不了。 当地几家生物质电厂不仅

互相争燃料，还要应对宿迁周边生物质电厂的“入侵”，一年下来“饥一顿饱一顿”，想赚钱难于登天。 纪兆银回忆

说，直到2010年上半年，大家发现再抢下去只会使燃料价格虚高，几家电厂就初步达成“联盟”，“价格战”暂时平

息。

“价格同盟”之所以能达成，还得益于宿迁市当地的资源优势。 宿迁市洋河镇名扬四海的除了白酒，还有木

材，素称“杨树之乡”。在洋河镇，小作坊式木材加工厂几乎一家挨着一家。随着生物质电厂的投产运行，众多木材

加工厂的树皮、边角余料等一夜之间“变废为宝”。

“以往加工厂的树皮没任何用处，如今成了香饽饽！ ”洋河镇村民翁林林开着手扶拖拉机，正来收购点送

料。 他指着拖拉机说，一车能拉一吨料，一吨料能卖200块钱，我家加工厂一年下来光废料就能卖四五万！

正因燃料丰富，宿迁的相邻电厂能够暂时“相安无事”、实现“共同盈利”。 然而，随着当地生物质电厂数量

的增多和产能的扩大，燃料供应再度紧张。 直到现在，燃料问题仍是高悬生物质电厂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风险之一是燃料价格的持续攀升。“2010年的燃料收购价比2009年涨了30元/吨，估计2011年还得涨。”杨步升

说，电厂这么多，燃料有限，涨价是大趋势。

胡锋感叹道，电厂要让燃料供应链条任何环节都有钱赚，但肯定也不可能赚太多，否则电厂就要亏本，要

找到“平衡点”。 然而，这并不容易。

目前的市场行情是，每吨燃料的平均收购价在200元左右。 其中，稻壳每吨平均在230-250元/吨，树皮每吨

平均在170元/吨左右。胡锋说，上述价格暂时来看比较平衡，对于不定期来送料的当地村民，他们送一次燃料能赚

200元左右比较适中，而对于拥有收购点的“大户”而言，他们每年能有10-20万元的收入比较适中。

然而，随着收购点规模的扩大和电厂竞争的加剧，电厂与收购点之间的利益分配可能因双方博弈发生变

化———这是宿迁生物质电厂面临的第二个风险。

“2011年我还要再建一个收购点，地方都选好了，到时候能够提供的燃料会更多。 ”杨步升说，像他这样定

期为生物质电厂提供燃料的收购点有很多，竞争非常激烈，但好在宿迁当地的生物质电厂也有很多，电厂之间的

竞争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收购点之间的竞争。 因此，收购点老板非常乐意看到越来越多的生物质电厂投产。

目前，燃料收购点已享受免税待遇。 按照宿迁市发改委的相关政策，如果杨步升这样的收购点达到一定规

模，还将获得当地政府的一定额度的补贴。 这也是杨步升急于扩大收购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不扩张，别人就扩张了，只有圈更多的地，才能扎稳根。 ”杨步升分析说，手里掌握的燃料资源多了，跟

电厂谈起价格来也更有底气了。 如果有电厂给出更高的收购价，他就会给其供粮。

胡锋介绍，凯迪电厂最多时拥有15个燃料收购点，但被别的电厂高价挖走了3个，目前只有12个。

分析人士表示，燃料收购点与生物质电厂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共生又互相博弈，二者很可能会在“客大欺

店”与“店大欺客”之间摇摆。

对于全国生物质发电产业而言，宿迁通过培育收购点的方式稳定燃料来源的做法值得借鉴，但需要警惕，因

收购点相对独立，随着收购点规模的扩大，对电厂成本的威胁也将浮出水面，双方博弈取决于各自的扩张速度，

而扩张过快导致过剩的那一方必然被动。

技术挡道 自主创新或定“成王败寇”

提要：谁的技术创新能力更强、燃料供应链更完善、商业模式更新，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说燃料供应问题是生物质电厂能否存活的第一道“关口”的话，那么技术升级以及设备成本下降将成为

关系电厂生死存亡的下一道“关口”。

在凯迪电厂，一台从美国进口的全自动“威猛”破碎机正开足马力“大嚼”树枝木块等燃料，上百斤重的树桩

照吞不误，而且只需一人在车内操控；而在不远处工作的一台国产破碎机速度和效率则小得多，还需要四五个人

一起配合往机器里送燃料。

“美国进口的破碎机最初要价430万元，后来凯迪控股一次购买了20台，价格降到260万元，但仍然贵得咂

舌。 ”胡锋说，目前差不多性能的破碎机在国内生产不出来，这部分设备成本太高，如果能实现国产化，每台造价

将在100万元以下。

生物质电厂必须的关键设备除了破碎机之外，还包括汽轮机、锅炉等。 “生物质电厂要想赚钱，技术上一定要

不断更新，老的技术方法不行，必须适应生物质电厂的特性。 ”

中节能和凯迪电厂所使用的生物质发电技术从最初的低温流化床技术已升级到如今的超高压流化床技

术。 胡锋介绍，凯迪控股2011年将在安徽等地相继投产的九台机组将采用超高压流化床技术，设计标煤耗340克/

千瓦时，比目前凯迪宿迁电厂的机组度电煤耗少200克。

以稻壳燃料为例，凯迪电厂目前实现盈利的成本红线是400元/吨的收购价格，然而，这个红线在2009年大

打“价格战”时几乎被触及，当时稻壳收购价一度上探到380元/吨，如今采用超高压流化床技术，电厂盈利的红线

可能上调到600元/吨，电厂盈利空间也水涨船高。

崔文春表示，生物质电厂提升盈亏点后，也有利于提高秸秆收购价格，增强农民回收秸秆的意愿，进而缓

解秸秆供不应求的局势。

除了降低能耗、提高效率，在胡锋看来，就连燃料供不应求的“老大难”问题都有望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

“现在很多电厂担忧燃料供应不足，是基于目前燃料收集模式效率偏低的前提。 ”胡锋解释，如果燃料收集模式从

以人工收集为主变为机械化作业，燃料收集率将成倍提升，燃料成本走势并非只是“一路爬坡”。

在宿迁市当地的稻壳、秸秆等燃料年产量中，仅有约20%的收集率，即绝大部分燃料并未得到充分收集和

利用。 崔文春坦言，有不少农民宁愿让秸秆烂掉也不愿打捆卖给电厂，原因是不划算。 每户田地的秸秆总共也就

几百斤，顶多卖几十块钱，都不够运费和功夫钱。 因此，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燃料收集率的问题大有可为。

胡锋认为，未来除了燃料成本上涨外，农村劳务成本的上涨势头可能更猛。 “供料这个活，赚钱就干、不赚

钱就撤。 ”胡锋表示，农民收入没上去，燃料供应体系就可能大面积瘫痪。

目前，胡锋正在思考推广机械化燃料收集模式替代人工收集的办法。 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设备上，推广机械

化采集都不成问题，而目前在美国等国家，农场的机械化燃料采集模式和技术装备都比较成熟，将其引进国内在

技术上不存在难题，但在压缩设备成本方面，国内相关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的生物质电厂在考虑将燃料发电之后的灰渣进行开发利用，提高产业链的附加值。 例如用于生产肥

料、制造墙体汽化砖等，以此降低成本。 纪兆银说，中节能宿迁电厂将上一套设备，未来将提供供热服务。 届时生

物质发电的产业链将得到进一步延伸和完善，而发电成本的降低，将为电厂赢得持续的发展空间。

胡锋说，宿迁的生物质发电产业，刚刚起步，走了一些弯路，是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成长的缩影。 未来，谁

的技术创新能力更强、燃料供应链更完善、商业模式更新，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布局过密 投资冲动或致产业萎靡

提要：若不能合理布局，生物质发电产业可能再陷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陷阱，产业很可能长期萎靡

在目前的技术水平和市场条件下，“生物质电厂要想赚钱，第一要科学布点，第二规模不能太大。 ”胡锋说。

现在看来，宿迁市生物质电厂的高密度布点，不得不说是一招险棋！ 宿迁市发改委人士表示，一百公里以

内建设一个生物质电厂是比较科学的，五家电厂落户宿迁实际已有点过密。

尽管宿迁市几家生物质电厂的燃料“价格战”暂时平息，实现了“联盟”，但这个联盟实际很脆弱，即使联盟

成员不毁约，市场价格也随时会受到周边地区的冲击。

凯迪生物质电厂燃料收购点的收购范围已延伸到了宿迁市以外的地区。 这意味着，宿迁当地电厂实际上

已在大量消耗外地的燃料，而整个苏北地区正掀起生物质电厂投资建设热潮。 目前，苏北200公里半径范围内已

聚集了10家生物质电厂，还有多家电厂正在待批或在建中。

生物质电厂“扎堆”投资的原因很简单。 一个生物质电厂的投资平均在两亿元左右，这在任何一个县城都是

难得的“巨额”投资，增加发电量不说，一个生物质电厂每年都会在燃料上花费几千万，相当于直接投向当地农

民。 当地农民就业、增收问题都能随之大幅改善。

与苏北类似，前几年全国不少地方也掀起了投建生物质电厂的热潮。 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很高，前期

规划布点的科学性不足，大量生物质电厂自投建运行起就被燃料压力笼罩，难以走出持续亏损的泥潭。

对此，2010年8月国家发改委下发的1803号文明确规定：原则上，生物质发电厂应布置在粮食主产区秸秆丰

富的地区，且每个县或100公里半径范围内不得重复布置生物质发电厂；考虑到生物质燃料的运输半径，生物质

电厂规模一般不超过3万千瓦。

业内专家表示，很多地方在1803号文件发布之前就已有不少生物质电厂获批待建，例如宿迁，未来需要靠市

场的力量实现优胜劣汰，以解决布点过密的问题；而对于尚未进行生物质电厂布点的地方而言，要依照1803号文

件规定以免重蹈“争燃料”的覆辙。 然而该文件究竟能否严格落实，专家表示尚存担忧。

生物质电厂更是对此忧心不已。 “经过测算，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燃料价格每吨每上涨10元钱，对生物质电厂

来说就意味着减少盈利300万元”，胡锋表示。

纪兆银说，我们不愿看到盲目布局，恶性竞争。 这样必然导致燃料价格虚高、品质下降、产业盈利空间缩水，

最终会有一批电厂被淘汰出局，行业整合将一触即发；大量电厂重复建设也会带来新一轮资源浪费，大批电厂亏

损倒闭，劳民伤财，与节能减排的初衷背道而驰。

“生物质发电项目要提高准入门槛。例如从机组参数、能耗、热效率等提高门槛。 ”胡锋认为，这一方面能避免

低端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行业整体效率与盈利水平。

业内专家表示，宿迁生物质电厂盈利样本的出现对加速全国生物质发电产业的发展是一个积极因素，但若

各地不按照1803号文件规定合理布局，生物质发电产业可能再陷“扎堆布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陷阱，产业很可

能长期萎靡。 生物质发电决不能再走风电、太阳能发展之初一哄而上的老路。

事实上，目前有关部门对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相当谨慎。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

表示，到2020年，我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将达到3000万千瓦；生物质发电的“十二五”目标暂未确定，但基本将超过

1000万千瓦。 上述目标是包括秸秆发电、垃圾发电以及沼气发电在内的综合生物质发电目标。 目前，我国已有生

物质发电装机约500万千瓦。 其中，秸秆发电100万千瓦。

业内专家表示，相比风电、核电等可再生能源动辄上亿的装机目标，上述目标比较保守，但这主要是为了避

免盲目激进、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

从国外发展情况、国内资源条件来看，我国生物质发电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生物质能发

电已非常成熟，成为重要的发电和供热方式，近年来更是发展显著。 目前，美国生物质发电量比美国风能、太阳能

和地热能发电的总和还多，这一趋势有望持续。 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在2008年至2035年间的发电量增量中，可

再生能源将占41%。 在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质发电占49.3%，风电占37%，光伏发电占4.2%。 可见，生物质发电有望

占据美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半壁江山。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石元春表示，如果每年可用于能源的4亿吨秸秆

（其中1亿多吨被白白焚烧）得到开发，可相当于8座三峡发电站和帮农民每年增收800亿-1000亿元。

但正如诸多新兴产业既拥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也面临技术难关和成本压力两大挑战一样，我国生物质

发电行业蹒跚起步，未来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 如何避免盲目上马、投资过热，如何将有限的财政支持资金用在

刀刃上，不仅仅需要企业家的眼光与谋略，更需要主管部门的智慧与决心。

宿迁洋河镇村民杨步升开办的生物质发电燃料收购点。

谁的技术创新能力更强、 燃料供应链更完善、商

业模式更新，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策划：冯刚 张德斌 责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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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过密 投资冲动或致产业萎靡

在目前的技术水平和市场条

件下，“生物质电厂要想赚钱，第一

要科学布点，第二规模不能太大。 ”

胡锋说。

现在看来，宿迁市生物质电厂

的高密度布点，不得不说是一招险

棋！ 宿迁市发改委人士表示，一百

公里以内建设一个生物质电厂是

比较科学的，五家电厂落户宿迁实

际已有点过密。

尽管宿迁市几家生物质电厂的

燃料“价格战”暂时平息，实现了“联

盟”，但这个联盟实际很脆弱，即使

联盟成员不毁约， 市场价格也随时

会受到周边地区的冲击。

凯迪生物质电厂燃料收购点的

收购范围已延伸到了宿迁市以外

的地区。 这意味着，宿迁当地电厂

实际上已在大量消耗外地的燃料，

而整个苏北地区正掀起生物质电

厂投资建设热潮。 目前，苏北

200

公

里半径范围内已聚集了

10

家生物

质电厂，还有多家电厂正在待批或

在建中。

生物质电厂“扎堆”投资的原

因很简单。 一个生物质电厂的投资

平均在两亿元左右，这在任何一个

县城都是难得的“巨额”投资，增加

发电量不说，一个生物质电厂每年

都会在燃料上花费几千万，相当于

直接投向当地农民。 当地农民就

业、增收问题都能随之大幅改善。

与苏北类似，前几年全国不少

地方也掀起了投建生物质电厂的

热潮。 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很

高， 前期规划布点的科学性不足，

大量生物质电厂自投建运行起就

被燃料压力笼罩，难以走出持续亏

损的泥潭。

对此，

2010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下

发的

1803

号文明确规定： 原则上，

生物质发电厂应布置在粮食主产

区秸秆丰富的地区， 且每个县或

100

公里半径范围内不得重复布置

生物质发电厂；考虑到生物质燃料

的运输半径，生物质电厂规模一般

不超过

3

万千瓦。

业内专家表示， 很多地方在

1803

号文件发布之前就已有不少

生物质电厂获批待建， 例如宿迁，

未来需要靠市场的力量实现优胜

劣汰， 以解决布点过密的问题；而

对于尚未进行生物质电厂布点的

地方而言，要依照

1803

号文件规定

以免重蹈“争燃料”的覆辙。 然而该

文件究竟能否严格落实，专家表示

尚存担忧。

生物质电厂更是对此忧心不

已。 “经过测算， 如果其他条件不

变， 燃料价格每吨每上涨

10

元钱，

对生物质电厂来说就意味着减少

盈利

300

万元”，胡锋表示。

纪兆银说， 我们不愿看到盲

目布局，恶性竞争。 这样必然导致

燃料价格虚高、品质下降、产业盈

利空间缩水， 最终会有一批电厂

被淘汰出局， 行业整合将一触即

发； 大量电厂重复建设也会带来

新一轮资源浪费， 大批电厂亏损

倒闭，劳民伤财，与节能减排的初

衷背道而驰。

“生物质发电项目要提高准入

门槛。 例如从机组参数、 能耗、热

效率等提高门槛。 ” 胡锋认为，这

一方面能避免低端重复建设，另一

方面可以提高行业整体效率与盈

利水平。

业内专家表示，宿迁生物质电

厂盈利样本的出现对加速全国生

物质发电产业的发展是一个积极

因素，但若各地不按照

1803

号文件

规定合理布局，生物质发电产业可

能再陷“扎堆布局、低水平重复建

设”的陷阱，产业很可能长期萎靡。

生物质发电决不能再走风电、太阳

能发展之初一哄而上的老路。

事实上，目前有关部门对生物

质发电产业发展相当谨慎。 国家能

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

长史立山表示，到

2020

年，我国生

物质发电装机将达到

3000

万千瓦；

生物质发电的“十二五”目标暂未

确定， 但基本将超过

1000

万千瓦。

上述目标是包括秸秆发电、垃圾发

电以及沼气发电在内的综合生物

质发电目标。 目前，我国已有生物

质发电装机约

500

万千瓦。 其中，秸

秆发电

100

万千瓦。

业内专家表示， 相比风电、核

电等可再生能源动辄上亿的装机

目标，上述目标比较保守，但这主

要是为了避免盲目激进、重复建设

和无序竞争。

从国外发展情况、国内资源条

件来看，我国生物质发电未来发展

空间巨大。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生

物质发电已非常成熟，成为重要的

发电和供热方式，近年来更是发展

显著。 目前，美国生物质发电量比

美国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发电的

总和还多，这一趋势有望持续。 美

国能源信息署预测， 在

2008

年至

2035

年间的发电量增量中，可再生

能源将占

41%

。在可再生能源中，生

物质发电占

49.3%

， 风电占

37%

，光

伏发电占

4.2%

。 可见，生物质发电

有望占据美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

半壁江山。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

士石元春表示，如果每年可用于能

源的

4

亿吨秸秆（其中

1

亿多吨被白

白焚烧）得到开发，可相当于

8

座三

峡发电站和帮农民每年增收

800

亿

-1000

亿元。

但正如诸多新兴产业既拥有广

阔的市场发展前景， 也面临技术难

关和成本压力两大挑战一样， 我国

生物质发电行业蹒跚起步， 未来发

展不可能一帆风顺。 如何避免盲目

上马、投资过热，如何将有限的财政

支持资金用在刀刃上， 不仅仅需要

企业家的眼光与谋略， 更需要主管

部门的智慧与决心。

生物质发电柳暗花明藏隐忧

———从“宿迁样本”把脉生物质发电产业

2010

年

12

月

21

日下午，凯

迪宿迁生物质电厂内停着一

辆载满稻壳的货车，来自江苏

省宿迁市官湖村的任师傅正

和老伴忙着卸货。 在他们身

后，

6

万多吨的秸秆、 花生壳、

木屑等农林废弃物燃料，在

170

亩的露天料场里， 堆成连

绵小山。 这些“小山”就是凯迪

宿迁生物质电厂为春节准备

的发电“口粮”。

宿迁， 是目前中国生物

质发电项目的密集区， 与生

物质发电产业有关的争议大

多与这块土地有关。 而这些

争议， 远不是任师傅所关心

的事。 他们夫妻俩每周都风

雨无阻地来送料， 原因很简

单， 他们每送一车五吨重的

稻壳， 就能净赚

200

多块钱。

为电厂送料已成为备受当地

农民追捧的营生。

送料的农民赚钱了，生物

质发电厂呢？ 能否赚钱一度是

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的最大

疑问，但如今这已不是凯迪宿

迁生物质电厂总经理胡锋最

担忧的事。 有了明确的电价政

策以及稳定的燃料供应市场，

生物质发电全行业亏损、“赔

本赚吆喝”已成为历史。

然而， 燃料成本上涨势

头初步显现， 布点密集的生

物质电厂之间必将再起狼

烟。 胡锋断定，能否利用科技

创新革新燃料采集方式、提

高发电效率、压缩综合成本，

将成为事关生物质电厂生死

存亡的重要关口！

政策给力 告别全行业亏损窘境

“

12

月

24

日，我们厂结束了

2010

年的负荷

运行年度，进入全年电量核算。”在凯迪宿迁生

物质电厂调度室里， 胡锋指着负荷显示器说，

电厂两台

1Ｘ12

兆瓦机组

2010

年的利用小时数

达

7600

小时， 远超

6000

小时的设计利用小时

数，发电量接近

1.8

亿度。

该电厂两台机组于

2010

年初投产， 第一

年运行就实现超过

1300

万元的净利润，这还不

包括未来每年超过上千万元的碳汇收入。离凯

迪宿迁电厂不到

20

公里的中节能宿迁生物质

电厂

2010

年发电小时数也超过了

6500

小时的

设计能力，全年发电盈利超千万，加上碳汇收

入，收入在

2000

万左右。

中节能宿迁生物质电厂副总经理纪兆银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该电厂

2007

年

5

月正式

运行， 是苏北第一家生物质电厂，

2010

年电厂

发电量约为

1.57

亿度，

2011

年预计还将增加。

该电厂还是中国最早一批参与联合国清洁机

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每年还有一笔不小的碳

汇收入。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生物质电厂项目比较

密集的宿迁，生物质发电“投产必亏”已成历史。

宿迁方圆

100

公里的辖区里共有凯迪控

股、中节能、江苏国信泗阳、沭阳光大、嘉豪泗

洪五家生物质发电厂。其中，前三家已投产。宿

迁市发改委能源处处长崔文春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除凯迪和中节能电厂能赚钱外，江苏

国信泗阳生物质电厂表示从

2010

年

11

月开始

能盈利，但全年算下来仍是亏损。尽管如此，崔

文春表示，当地政府已基本不担忧生物质电厂

“不赚钱”问题。

然而，生物质发电产业的亏损问题一直是

我国生物质发电产业的“绊脚石”。 近五年来，

我国生物质发电项目从蜂拥而上到无序竞争，

一度出现全行业亏损局面。 目前，我国大约有

100

多个生物质发电项目投产运营， 但绝大多

数处于亏损边缘。不少电厂因燃料不足或成本

过高，不得不依靠政府补贴度日，生物质发电

产业也因多方质疑而几近停滞。

2010

年以来，随着生物质发电上网电价的

明确以及当地燃料供应市场渐趋发育成熟，宿

迁开始出现生物质电厂盈利样本。 业内人士

称，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生物质发电产业有

望加速前进。

事实上，在业界对生物质发电从概念落实

到产业充满怀疑时，随着燃料供应市场逐渐形

成， 生物质电厂盈利状况稳步好转已是行业

“公开的秘密”。

并非生物质电厂们过于“低调”，而是当时

对生物质发电的电价鼓励政策存在误导。按照

当时的政策，生物质发电的上网电价依据当地

的脱硫电价再加

0.25

元

/

千瓦时， 在此基础上，

对依旧亏损的生物质电厂再上调上网电价

0.1

元

/

千瓦时。

如此一来，全国生物质电厂呈现遍地“亏

损”。但随着

2010

年

7

月份启动

0.75

元

/

千瓦时的

统一上网电价政策，对生物质发电产业的政策

支持力度更大，环境也更公平。此后，除非是央

企旗下“亏得起”的生物质电厂仍在亏损，大部

分生物质电厂各显神通，在同一个擂台上“华

山论剑、一决高下”。 电价问题解决了，接下来

就是谁的成本低，谁就能挣钱。

技术挡道 自主创新或定“成王败寇”

如果说燃料供应问题是生物

质电厂能否存活的第一道“关口”

的话， 那么技术升级以及设备成

本下降将成为关系电厂生死存亡

的下一道“关口”。

在凯迪电厂， 一台从美国进

口的全自动“威猛”破碎机正开足

马力“大嚼”树枝木块等燃料，上

百斤重的树桩照吞不误， 而且只

需一人在车内操控； 而在不远处

工作的一台国产破碎机速度和效

率则小得多， 还需要四五个人一

起配合往机器里送燃料。

“美国进口的破碎机最初要

价

430

万元，后来凯迪控股一次购

买了

20

台， 价格降到

260

万元，但

仍然贵得咋舌。 ”胡锋说，目前差

不多性能的破碎机在国内生产不

出来，这部分设备成本太高，如果

能实现国产化，每台造价将在

100

万元以下。

生物质电厂必需的关键设备

除了破碎机之外，还包括汽轮机、

锅炉等。 “生物质电厂要想赚钱，

技术上一定要不断更新， 老的技

术方法不行， 必须适应生物质电

厂的特性。 ”

中节能和凯迪电厂所使用的

生物质发电技术从最初的低温流

化床技术已升级到如今的超高压

流化床技术。 胡锋介绍，凯迪控股

2011

年将在安徽等地相继投产的

九台机组将采用超高压流化床技

术， 设计标煤耗

340

克

/

千瓦时，比

目前凯迪宿迁电厂的机组度电煤

耗少

200

克。

以稻壳燃料为例， 凯迪电厂

目前实现盈利的成本红线是

400

元

/

吨的收购价格，然而，这个红线

在

2009

年大打“价格战”时几乎被

触及， 当时稻壳收购价一度上探

到

380

元

/

吨，如今采用超高压流化

床技术， 电厂盈利的红线可能上

调到

600

元

/

吨，电厂盈利空间也水

涨船高。

崔文春表示， 生物质电厂提

升盈亏点后， 也有利于提高秸秆

收购价格， 增强农民回收秸秆的

意愿， 进而缓解秸秆供不应求的

局势。

除了降低能耗、提高效率，在

胡锋看来， 就连燃料供不应求的

“老大难”问题都有望通过技术创

新来解决。 “现在很多电厂担忧燃

料供应不足， 是基于目前燃料收

集模式效率偏低的前提。 ”胡锋解

释， 如果燃料收集模式从以人工

收集为主变为机械化作业， 燃料

收集率将成倍提升， 燃料成本走

势并非只是“一路爬坡”。

在宿迁市当地的稻壳、 秸秆

等燃料年产量中，仅有约

20%

的收

集率， 即绝大部分燃料并未得到

充分收集和利用。 崔文春坦言，有

不少农民宁愿让秸秆烂掉也不愿

打捆卖给电厂，原因是不划算。 每

户田地的秸秆总共也就几百斤，

顶多卖几十块钱， 都不够运费和

功夫钱。 因此，通过技术创新来提

高燃料收集率的问题大有可为。

胡锋认为， 未来除了燃料成

本上涨外， 农村劳务成本的上涨

势头可能更猛。 “供料这个活，赚

钱就干、不赚钱就撤。 ”胡锋表示，

农民收入没上去， 燃料供应体系

就可能大面积瘫痪。

目前， 胡锋正在思考推广机

械化燃料收集模式替代人工收集

的办法。 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设备

上，推广机械化采集都不成问题，

而目前在美国等国家， 农场的机

械化燃料采集模式和技术装备都

比较成熟， 将其引进国内在技术

上不存在难题， 但在压缩设备成

本方面， 国内相关企业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还有的生物质电厂在考虑将

燃料发电之后的灰渣进行开发利

用，提高产业链的附加值。 例如用

于生产肥料、制造墙体汽化砖等，

以此降低成本。 纪兆银说，中节能

宿迁电厂将上一套设备， 未来将

提供供热服务。 届时生物质发电

的产业链将得到进一步延伸和完

善，而发电成本的降低，将为电厂

赢得持续的发展空间。

胡锋说， 宿迁的生物质发电

产业，刚刚起步，走了一些弯路，

是中国生物质发电行业成长的缩

影。 未来， 谁的技术创新能力更

强、燃料供应链更完善、商业模式

更新，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燃料暗战 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

在生物质电厂的总成本中，燃料成本占了

七成。而燃料供应不足及价格偏高是宿迁乃至

全国生物质电厂普遍亏损的主要原因。

在中节能宿迁生物质电厂，中国证券报记

者看到，电厂停车坪和篮球场都成了临时贮料

场，燃料堆成了小山。纪兆银说，电厂

2007

年运

行之初，经常因缺料或燃料投放不得当而非计

划停机，一个月至少停机一次，每次停机少则

三天，多则一周。 机组频繁“罢工”，亏钱不说，

当地电网也对生物质电厂的电量“很不感冒”。

宿迁市周边农户生产极度分散。 这意味

着，秸秆、树枝、稻壳等燃料的收集必将是一场

广撒网式的战役。 胡锋发现，凯迪电厂运行初

期，因未培育起大型燃料收购点，仅

20

公里内

的村民愿意来电厂送料，再远的话，村民卖料

的钱还不够来回油费，因此供料量远远不够。

对于生物质电厂而言，要保证“口粮”，必

须建立稳定的燃料供应渠道。例如设立固定的

燃料收购点。 胡锋坦言，电厂通过设立收购点

收购燃料虽比直接从农民手中收购燃料要多

付出一部分成本， 但能节约大量人力和运力，

且能为电厂提供稳定供货。 这笔交易值得。

洋河镇村民杨步升，三年前投资

20

多万元

购买了一台破碎机和一台电机，开设了一个收

购点，为凯迪生物质电厂提供树皮、树枝等燃

料。如今，他的收购点已增到三个，每个收购点

每年能为他带来

10

万元的纯收入。

目前， 凯迪生物质电厂拥有

12

个类似杨

步升这样的收购点，每个收购点每月能为电厂

提供一两千吨燃料。这种供应稳定的燃料占电

厂消耗总量的

60%

。

固定燃料收购点数量的逐步增多促进了

宿迁燃料供应市场的成熟，当地生物质电厂的

燃料供应开始明显改善。

然而好景不长。 由于宿迁市一下子建成

了三家生物质电厂，当地农民一夜之间发现了

“发财门路”，以往被焚烧、遗弃的秸秆及稻壳

等“废料”，一时间“身价”大涨。与此同时，电厂

为争夺有限的燃料大打“价格战”，农民手持燃

料“待价而沽”，不少倒卖中介更是兴风作浪。

“价格战”厉害的时候，中节能电厂一天只

能收到

200

吨燃料，发电机组都开不了。当地几

家生物质电厂不仅互相争燃料，还要应对宿迁

周边生物质电厂的“入侵”，一年下来“饥一顿

饱一顿”，想赚钱难于登天。 纪兆银回忆说，直

到

2010

年上半年，大家发现再抢下去只会使燃

料价格虚高，几家电厂就初步达成“联盟”，“价

格战”暂时平息。

“价格同盟”之所以能达成，还得益于宿迁

市当地的资源优势。宿迁市洋河镇名扬四海的

除了白酒，还有木材，素称“杨树之乡”。 在洋

河镇， 小作坊式木材加工厂几乎一家挨着一

家。 随着生物质电厂的投产运行，众多木材加

工厂的树皮、 边角余料等一夜之间 “变废为

宝”。

“以往加工厂的树皮没任何用处，如今成

了香饽饽！ ”洋河镇村民翁林林开着手扶拖拉

机，正来收购点送料。他指着拖拉机说，一车能

拉一吨料，一吨料能卖

200

块钱，我家加工厂一

年下来光废料就能卖四五万！

正因燃料丰富，宿迁的相邻电厂能够暂时

“相安无事”、实现“共同盈利”。然而，随着当地

生物质电厂数量的增多和产能的扩大，燃料供

应再度紧张。 直到现在，燃料问题仍是高悬生

物质电厂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风险之一是燃料价格的持续攀升。 “

2010

年的燃料收购价比

2009

年涨了

30

元

/

吨， 估计

2011

年还得涨。 ”杨步升说，电厂这么多，燃料

有限，涨价是大趋势。

胡锋感叹道，电厂要让燃料供应链条任何

环节都有钱赚，但肯定也不可能赚太多，否则

电厂就要亏本，要找到“平衡点”。然而，这并不

容易。

目前的市场行情是，每吨燃料的平均收购

价在

200

元左右。 其中， 稻壳每吨平均在

230-

250

元

/

吨，树皮每吨平均在

170

元

/

吨左右。 胡锋

说，上述价格暂时来看比较平衡，对于不定期来

送料的当地村民，他们送一次燃料能赚

200

元左

右比较适中，而对于拥有收购点的“大户”而言，

他们每年能有

10-20

万元的收入比较适中。

然而，随着收购点规模的扩大和电厂竞争

的加剧，电厂与收购点之间的利益分配可能因

双方博弈发生变化———这是宿迁生物质电厂

面临的第二个风险。

“

2011

年我还要再建一个收购点， 地方都

选好了，到时候能够提供的燃料会更多。”杨步

升说，像他这样定期为生物质电厂提供燃料的

收购点有很多，竞争非常激烈，但好在宿迁当

地的生物质电厂也有很多，电厂之间的竞争一

定程度上抵消了收购点之间的竞争。 因此，收

购点老板非常乐意看到越来越多的生物质电

厂投产。

目前，燃料收购点已享受免税待遇。 按照

宿迁市发改委的相关政策，如果杨步升这样的

收购点达到一定规模，还将获得当地政府的一

定额度的补贴。这也是杨步升急于扩大收购点

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不扩张，别人就扩张了，只有圈更多的

地，才能扎稳根。 ”杨步升分析说，手里掌握的

燃料资源多了，跟电厂谈起价格来也更有底气

了。 如果有电厂给出更高的收购价，他就会给

其供粮。

胡锋介绍，凯迪电厂最多时拥有

15

个燃料

收购点，但被别的电厂高价挖走了

3

个，目前只

有

12

个。

分析人士表示， 燃料收购点与生物质电厂

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共生又互相博弈， 二者

很可能会在“客大欺店”与“店大欺客”之间摇摆。

对于全国生物质发电产业而言，宿迁通过

培育收购点的方式稳定燃料来源的做法值得

借鉴，但需要警惕，因收购点相对独立，随着收

购点规模的扩大，对电厂成本的威胁也将浮出

水面，双方博弈取决于各自的扩张速度，而扩

张过快导致过剩的那一方必然被动。

在生物质电厂项目比较密集的宿迁， 生物质发电

已走出“投产必亏”的尴尬

燃料收购点与生物质电厂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二

者很可能会在“客大欺店”与“店大欺客”之间摇摆

若不能合理布局，生物质发电产业可能再陷低水

平重复建设的陷阱，产业很可能长期萎靡

中节能宿迁生物质发电厂的篮球场也成了料场。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摄

本报记者 邢佰英 刘向东


